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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和浩特首部方志

———《古丰识略》史学价值探析

李治国

（内蒙古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内蒙古 呼和浩特 ０１００７０）

摘要：《古丰识略》成书于清朝咸丰九年（１８５９年），是呼和浩特历史上第一部地方志。该书在新史料、新角

度、新理论方面都有独特珍贵的史料价值。但是长久以来，学界并未给予此书足够的重视。针对《古丰识

略》只有手抄本的现状，有必要对该书进行重新校勘、整理、点校出版，补充完善相关史学领域的研究资料更

应该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否则在不远的将来，这本书的价值可能会进一步为人们所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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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的呼和浩特是内蒙古自治区的首府，为我
国边疆地区的重要城市。由于种种原因，呼和浩特

相关的历史典籍比较缺乏，且有限的史学资料也有

待更好地整理与研究。这些都是研究呼和浩特历史

乃至边疆历史亟待解决的问题。《古丰识略》就是

其中非常特别的一本。它是呼和浩特第一部地方

志，于清后期的咸丰九年（１８５９年）面世。然而长期
以来，该书并未能获得学界相应重视，目前也仅限于

《中国方志大辞典》的简单介绍，认为《古丰识略》不

及《归绥识略》文字精炼，内容充实。［１］这种说法仍

有进一步探讨的余地。《古丰识略》独特的价值尚

需进一步挖掘。

一、作者情况

《古丰识略》有两位作者，第一作者是归绥道台

钟秀。钟秀，字石帆，满洲正红旗人。咸丰五年

（１８５５年）八月至咸丰六年（１８５６年）三月，咸丰六

年（１８５６年）九月到咸丰九年（１８５９年）三月，钟秀

由北京户部郎中简任，两次担任归绥道台，共计三年



零三个月。① 钟秀其人，在归化城众多官员中，政绩

并不算出色，甚至此后的《绥远通志稿》为第二作者

张曾立传，钟秀却淹没无闻。他在归绥道任上的任

职情况，只有《古丰识略》中有所记载。因为他未能

按时按量催征清水河厅的额定赋税，被清廷惩处罢

官，经山西巡抚的斡旋，开缺归绥道，作为候补官员

留在山西省备用。此后，钟秀被补授冀宁道，官声不

好，被人称为无钱不要。② 幸运的是再次因为“讯无

实迹”③，逃脱了惩罚。此后他仕途顺利，先是升任

山东盐运使、山西按察使、调任陕西按察使，又擢升

至陕西布政使，后调任直隶布政使、江苏布政使，并

于江苏布政使任上病故。④ 钟秀是一个普通的清朝

官员，能为今人所知，重要原因是在他归绥道任内，

主持撰写了呼和浩特地区地方志的开山之作。

其实在《古丰识略》的写作过程中，钟秀更多是

一个提供资金和资料的角色。该书主要的作者是张

曾。张曾，字小袁，山西崞县人（今山西原平市）。

道光十七年（１８３７年），乡试中举人。此后十余年
间，到山西及呼和浩特地区，各地方官处做幕僚。因

为精明强干，很为各处官员欢迎。清末战乱频繁，张

曾积极参与其中，终于因为有功，被授予布政使使司

理问，后病逝。除了《古丰识略》，张曾还著有文集，

古近体诗若干卷。⑤

中国历史上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很少有类似于

内地修撰地方志的传统。到了咸丰年间，清廷已经

直接管理呼和浩特地区近二百年，方志这类历史典

籍仍是空白。钟秀深感此地，“向顺以来，我国家深

仁厚泽，涵濡已久，声教所讫，民物繁庶，洵晋北亦大

都会也。而志乘之作，至今缺如。”⑥钟秀有志任于

内推动这一空前的文化事业，可是事务繁复，加之塞

外文献短缺、人才匮乏，修志的计划不断延后。一次

偶然的机会，张曾来到归绥道署拜访，愿意承担此项

工程，钟秀便高薪延聘张曾主笔该处地方志的撰写。

写作过程很顺利，几个月后便成书。因为该书模仿

《钦定新疆识略》的体例，加之康熙帝在《御制崇福

寺碑文》中将归化城称为古丰州地，所以将呼和浩

特的第一本方志，命名为《古丰识略》。《古丰识略》

正是在这两位作者的协同努力下完成，开创了呼和

浩特历史典籍的新纪元。

二、《古丰识略》的史学价值

《古丰识略》共分为天部、地部、人部三大部，四

十卷。该书独特宝贵的史料价值、史学理念，一些不

经意的习惯用法，都在不同方面展现了清末呼和浩

特地区的具体情况。

（一）新角度

《古丰识略》的时间跨度，上迄尧、舜、禹三代，

下至清末。内容涉及呼和浩特地区的政治经济、历

史传承、风土人情等各个方面的历史史实。清朝以

前各朝史料，多采二十一史、《资治通鉴》等书。清

代内容，兼有魏源的《圣武记》《钦定蒙古回部王公

表传》等书。这些内容史料价值一般，但以呼和浩

特作为视角，裁剪史料，可以说是史学视角的一种全

新尝试。中国传统史学典籍习惯以中央政府为中

心，根据各地与首都关系的亲疏设定既定的政治文

化秩序。作为荒远苦寒的塞北边城，呼和浩特长久

以来都是传统史学的边缘地带。然而在该书中，传

统中原王朝的首都、内地，似乎成为遥远的“边疆”，

而呼和浩特做为中心地区，成为写作的出发点，并以

这个中心观察呼和浩特地区的历史兴衰，王朝变迁，

不得不说是其一大特色。历史上，呼和浩特地区被

诸多民族、政权相继征服，在这种多民族、多王朝的

断裂，与本地区自己连续性的交织下，此书是对传统

历史中心视角的新突破。

《古丰识略》的史学理念，暗合近年以来国外方

兴未艾的“新清史”学派，以及国内“内亚传统”的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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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钟秀，张曾：《古丰识略》卷二六，人部，官制，内蒙古大学手抄本。

《清穆宗实录》卷三七四，同治元年六月壬申，中华书局影印版，２００８年。
《清穆宗实录》卷三七，同治元年八月己巳，中华书局影印版，２００８年。
《清穆宗实录》卷二二九，同治七年四月丁酉，中华书局影印版，２００８年。
《绥远通志稿》卷九四，人物（侨寓），内蒙古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７年。
（清）钟秀，张曾：《古丰识略》钟秀，序，内蒙古大学手抄本。



学新概念，又不尽相同。例如：“新清史”及“内亚传

统”将边疆土地上的人民，固化地认为是少数民族，

相关历史记载应是相应少数民族文字记载的历史典

籍，这其实与史实并不完全相符。在民族方面，中国

古代历史的不同阶段，即使在边疆地区也生活着众

多的汉族人民，尤其是清朝大一统的专制王朝建立

后，大量汉人迁徙到边疆地区。经过几代的繁衍生

息，这些汉人自然不是边疆的少数民族，同时由于长

期在边疆生活，离开了内地的社会环境、自然环境，

使其也不同于内地的汉人。在文字方面，汉字作为

中国古代史中的强势文字，边疆少数民族的一些精

英分子也认真学习，记载各种文献资料。生活在边

疆的汉人更是用汉字来书写。所以边疆史的研究，

不仅仅是局限在少数民族成员、非汉文的历史文献，

更应有一种综合的区域视角，特别是那些边疆地区

生活的汉人，也应是边疆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古丰识略》在一种不自觉中，对这种历史事实进行

了全面的记载，不得不说是难得的史学理论贡献。

（二）新史料

最为珍贵的是，因为作者钟秀是呼和浩特的地

方长官，有权力直接调用馆藏档案等文献，因此《古

丰识略》收集了一些当时地方政府的档案资料，比

如公署、官学、义学、教场、税课等等内容。如果不是

该书的收集整理，其中很多宝贵的档案资料现在已

然散失。其中，《钟秀上抚宪禀》①尤为难得，该文是

钟秀准备上禀山西巡抚的长篇禀文的草稿，详细报

告了归绥道地区的政治经济总体情况，并附录了归

绥道下属归化城、和林格尔、托克托、清水河、萨拉齐

五厅，清末的行政及经济中存在的众多棘手的难题，

是难得的一手资料。特别是因为官职的调动，该文

并未上报，有幸收藏本书中，着实珍贵。

除了文字资料，另一作者张曾还注重实地调研，

几个月间“复不惮劳费，亲历城市乡村，寻山问水，

一车一仆，晨出暮归，谋野则获灯下，彼此考订。”②

从而获得了珍贵的调研资料。因为《古丰识略》与

《归绥识略》的传承关系，两书重合的史料本文不再

赘述，下文主要谈谈《古丰识略》独有的史学价值。

（三）《古丰识略》与《归绥识略》的区别

《古丰识略》成书于咸丰九年（１８５９年），咸丰
十一年（１８６１年），张曾重修《古丰识略》，改名为
《归绥识略》。《归绥识略》因为后出，又经过仔细加

工，清末便已经刊印出版。２００７年内蒙古人民出版
社出版了《绥远通志稿》共十二册，其中第十二册附

录了《归绥识略》，该书从清朝至今传播范围都比

《古丰识略》更广。而《古丰识略》很长时间仅以手

抄本存世，近年来一些文献汇编仅以影印版的形式

出版。不同的传播能力，致使一些年轻学者认为两

书其实是一本，如果不做额外说明，笔者担心《古丰

识略》的独特价值逐渐被时间消磨，着实为史学一

大损失，毕竟《古丰识略》作为最原始的呼和浩特方

志，传递出更接近历史本真的信息，这些信息包含以

下五个方面：

１．作者的问题
《归绥识略》是在《古丰识略》的基础上写成，钟

秀虽然没有参与太多的写作工作。可是张曾的写作

条件都是钟秀资助的。他个人的薪金由钟秀私人承

担，需要的书籍、档案等资料，由钟秀提供。在该书

的撰写过程中，钟秀一直跟进，根据自己的实地经

验，提出各种见解，甚至在《古丰识略》的序言中，张

曾自己也声明把钟秀列为第一作者的原因：

“君独不记柳柳州《梓人传》耶？昔京兆尹

将饰官署，委群才，会众工。斧斤刀锯者，环立

向之。梓人左持引，右执杖，量栋宇之任，视木

之能。举曰：斧！执斧者奔，而右曰：锯！执锯

者，趋而左。斤者，
!

刀者削，皆视其色，俟其

言，莫敢自断者。既成，书其上曰：末年月日某

建，则梓人姓名也，识略之，作何以异？”

两年后，钟秀罢官去职，张曾在《归绥识略》的作者

中，彻底抹去了钟秀的名字，甚至连钟秀的序文也一并

删去，不得不说是《归绥识略》的一大缺憾。值得重视

的是，在钟秀撰写的序文中，不但详细记述了《古丰识

略》成书的过程，还记录了一些呼和浩特清代地方官的

一些行政生活的状况，比如钟秀文中提到：

“蒙中成乘委，鞠西包头商人控案，留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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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清）钟秀，张曾：《古丰识略》卷三三，人部，艺文（上），内蒙古大学手抄本。

（清）钟秀，张曾：《古丰识略》钟秀，序，内蒙古大学手抄本。



阅月，回任接办水灾账务暨查，算各属交代，本

关历任奏销，并安设各小口。丙辰秋，奉绥远城

将军，奏委赴萨拉齐，会同乌兰察布盟长四子部

落王，审询乌喇特西宫旗枪毙民命一案，并勘办

喇嘛洞，清水河北务，轮蹄鞅掌，历碌无闲，不律

蚗郙，视同隔世。”①

通过这些记载，让一个鲜活的清朝官员，辛苦忙

碌的施政过程，跃然纸上，可以作为清代呼和浩特行

政管理方面的重要史料。

２．卷数的区别
《古丰识略》比《归绥识略》多四卷，分别是卷二

占候、卷三象警、卷三十五风俗、卷三十八书籍。其

中，占候、象警是古代呼和浩特地区思想史的重要内

容。而风俗尤为珍贵，是张曾亲身考察写成，为呼和

浩特地区的社会史提供了宝贵资料。至于书籍卷可

以做本地文献学的重要线索。

３．相似卷目中的不同的内容
张曾在重修《归绥识略》中，不知什么原因，有

意删除了《古丰识略》所记载的一些呼和浩特地区

不好的社会现象。比如：清代，封建礼教禁锢较严，

男女关系是一大禁区。而在《古丰识略》中，大量记

载呼和浩特地区男女不讲礼法，例如：看戏时，摩肩

擦踵，队进队出。踏青时，男男女女，一起嬉闹，彻夜

不归的场景，“男女杂坐，履舄交错，风雨间阻，竟夕

不埽。其间无耻匪徒，乘机寻衅，诲淫诲盗，不一而

足。”②在当时的文人看来的确有伤风化，但也反映

出呼和浩特作为一个新兴的移民地区，一种新的人

际关系状态。

此外，该书还用相当篇幅记录呼和浩特地区大

量种植罂粟的情况，“罂粟，种者极多，农民颇贪其

利，为害不可言状。若以花而言，则盈畦遍野，五色

纷纶，塞上田亩中一巨观也，有千瓣者尤佳。惟园中

有之种者，嫌其少获。”③这些呼和浩特历史上另一

面的史实都为他书所无。

４．保留了珍贵的社会史资料
近年来，边疆内地一体化成为边疆史的研究热

点。可惜相关的资料，特别是普通人生活状况的资

料，相对匮乏。在该书中记载了大量山西人新移民

的状况，比如：

“崔封翁，名据元，代州茄遚人。少孤贫，

只身游塞上，在西乡三间房子一带，种地为业。

衣食渐致充裕，性慷慨好施，与过贫乏者，辄倾

囊给之。一夕大风雪，梦虎卧门侧。晨启视，则

夫妇行乞，妇产一男，恐不能收育，欲弃未忍者

也。翁取子之，并以钱米，周其夫妇，问其姓名，

不告而去。翁自得子后，家益丰。延师课读，取

名映淮。登进士，为县令，有治声。孙五峰，拔

贡生，官教谕。曾孙五人，元孙十数人，俱以诗

书世其家，为雁门望族。五峰兄弟同科，封翁犹

亲。见之人，以为积善之庆。映淮既贵，后有议

其非崔氏族者。翁欲命之归宗，族人共挽留之，

乃止。迄今无异言，且籍以辉门阀焉。”④

这是一则典型以耕读起家，通过种地、读书、做

官、再做官形成新的士绅的过程。这在内地并不鲜

见，可是作为塞北的呼和浩特，移民人中的优秀分

子，通过自己家族的数代努力，获得了传统内地的成

功，为边疆内地一体化，提供了宝贵的社会史资料。

５．一些特殊的文字表达方式
《古丰识略》中有这样的纪年方式：“庄烈帝崇

祯七年秋七月，我大清兵入上方堡，至宣府京师戒

严。”⑤并且这样的表述方式不只一处。读者如果对

清史有一定的解，应该知道康熙初年震动全国的

《明史》案，就是因为年号的使用错误，发生了著名

的文字狱。在今天看来这仅仅是个时间的不同表

述，可在中国的古代，这是尊谁为正朔的原则性问

题。《古丰识略》中的明崇祯七年就是清天聪八年，

本书只书明朝年号，不书清朝年号，清前期被列为造

（下转第５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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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清）钟秀，张曾：《古丰识略》钟秀，序，内蒙古大学手抄本。

（清）钟秀，张曾：《古丰识略》，卷二，地部，赛社，内蒙古大学手抄本。

（清）钟秀，张曾：《古丰识略》，卷三九，人部，土产，内蒙古大学手抄本。

（清）钟秀，张曾：《古丰识略》，卷三十，人部，流寓，内蒙古大学手抄本。

（清）钟秀，张曾：《古丰识略》，卷三一，人部，史鉴，内蒙古大学手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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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无疑。可是在咸丰年间，此书居然呈递给清朝满

洲官员审阅，甚至连满洲的官员也一并署名，竟然有

这样的错误，令人惊讶的是后来谁也没被追究，这从

一个侧面也反映了，清后期清政府在文字方面的管

控已经大大减弱。

以上所述不仅是《古丰识略》与《归绥识略》的

区别，而且也是《古丰识略》独有他书所无的独家史

料。鉴于篇幅和水平，笔者不免挂一漏万，不可能将

更多该书的价值一一揭示，这也有待其学者们进一

步对其进行研究。当然《归绥识略》也有其独特的

价值，两书各有所长，就像新、旧唐书，并不能轻视任

何一种。目前的整个社会学术环境对古典文献的整

理并不十分重视。而古典文献从各种版本的收集、

校勘，乃至录入、整理、点校都是专业性极强，又非常

艰苦的工作，这些不足导致历史古籍的总体水平层

次不齐，相关从业人员热情不高，都是该领域遭遇的

困境。面对这些问题，针对《古丰识略》只有手抄本

的现状，对其进行重新校勘、整理、点校出版，补充完

善相关史学领域的研究资料，更应该是亟待解决的

问题，否则在不远的将来，这本书的价值可能会进一

步为人们所忽略，对于呼和浩特本来不多的历史记

载而言，将是一大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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